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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历史小说在叙事原则上强调艺术虚构；在叙事结构上

打破以往历史叙事的模式，采用回忆、联想、闪回、蒙太奇

等多种叙述手法，以个人化叙事代替宏大叙事；在叙事视角

上更多地采用民间视角，以人性、文化等边缘化的视角取代

正统视角。与传统历史小说多以主流人物或是历史文化名人

为叙述主体不同，在新历史小说中，作为故事主角的往往是

地主、匪徒、富商、妾侍等边缘化人物，小说展现的是这些

人的男女情爱、婚丧嫁娶、家庭兴衰等生活的日常性、世俗

性的一面；构成新历史小说的叙事内容也往往并非来自正史

典籍所载，而是普通人物的人生经历和自我体验。

黔北青年作家夏青的《翡翠旗袍》（发表于《莽原》

2011年第5期）作为一部新历史小说，在具有新历史小说写

作风格的同时，也表现了自身鲜明的艺术特色。

小说的民间视角

《翡翠旗袍》从民国10年（1922年）写到新中国2009
年，作者不是重点去再现在这期间所发生的重大政治历史事

件，而是以家族的兴衰沉浮和个人的命运遭际为描写重心，

讲述祖母从出生到去世的一生的遭遇，其中有父母的反目、

艰难的成长、家庭的败落，有青梅竹马的爱情、生死相随的

伴侣，以祖母亲手缝制的“翡翠旗袍”贯穿小说始终，将历

史的叙事转化为凄美的人性悲歌和无奈的生存喟叹。

在这里，故事的主角变为了民间的普通男女，关于历

史的内容也转变为家族记忆和个体体验，对历史的讲述不再

是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再现，历史在叙事中隐退为“背

景”。小说从家族历史和个人命运的沧桑变迁，来捕捉和描

绘历史局部的影像，历史不再与宏大叙事有关，而是以碎片

化的方式呈现在故事中。

“旁观者”的叙事方式

由于在写作上强调个体的生命体验，新历史小说通常会

以“我”这样一个叙述者的口吻来讲述故事。这个“我”在

历史与现实之间时隐时现，联结着当下与过去，体现着作者

对历史的一种主观认知和情绪表达。

米歇尔·福柯认为，“历史的叙述，重要的不是话语讲

述的年代，而是讲述话语的年代。”[1]历史总是与历史的讲

述者紧紧联系，历史的叙述是在当下与往昔的交错与沟通中

完成的。新历史小说的时间背景具有不确定性，作者在叙述

历史事件时常常会作一定程度的模糊化处理，有所取舍与省

略，以此来重构历史时空与现实世界之间的距离。如莫言

《红高粱》中“我爷爷”“我奶奶”就是新历史小说较为经

典的一种叙事视角。《翡翠旗袍》也采用了这种他者叙事的

视角。“我的祖母”“我的祖父”的叙事口吻，使叙事有了

较大的自由度，“我”可以在不同时空穿插交错，在追溯和

独白中从容地讲述整个故事。

《翡翠旗袍》的叙述者是一个纯粹的旁观者，他并不是

事件的在场者，他演绎的是一段虚拟的、想象的历史，讲述

的是祖母的人生故事。

语言的陌生化

《翡翠旗袍》的语言应该是经过作者精心锤炼的，简

洁明朗，娓娓道来。此外，作者在表达上还刻意追求一种陌

生化的表达效果。作家王安忆认为：“所谓陌生化，就是对

常规常识的偏离，造成语言理解与感受上的陌生感。”[2]她

所说的“陌生化”，指的是文本书写的一种创新，即语言在

组合形式上打破常规，在事物描述和故事叙述上推陈出新，

使那些被人们所习用、熟知的语言产生新的意义，从而引起

读者的阅读兴趣，使其获得新鲜的阅读体验。且看《翡翠旗

袍》中的一些描写：

“在祖母印象中，母亲的这扇房门一直关闭着，平时一

团死寂，像一座空旷凄清的坟茔，只是偶尔响起的诵经声和

从窗缝透出的檀香，多少为这房间沾染了一点人气。”

“一双明亮的眼神和天空中的阳光一样明媚，让独处深

居的祖母眼前一亮，整个大厅顿时有了温度和色泽。”

“外曾祖母一如既往地沉默着，这沉默让外曾祖父的呼

吸声失去平稳，如同出鞘的刀刃一样锋利。”

“祖母走在阳光普照的大街上，就像山林里滑出来的一阵

笛声，清新，空灵，跳跃着，翔动着，让人眼前为之一亮。”

这些句子都是鲜活的生动的，作者敏锐地捕捉着对声

色、光影、触觉和味道的感觉以及日常生活中那些细碎、琐

屑的细节，并从物质层面上升到精神层面，运用比喻、通

感、夸张等手法，从人物的内心入手，通过富有张力和表现

力的语言，传达丰富的内蕴，与人物的感受、情绪、命运相

结合，耐人寻味。

对人物对话表达方式的改造

在写作中，标点符号的使用是为了造成阅读间隔和停

顿，而《翡翠旗袍》的作者为了达到表达的陌生和叙事的自

如，在故事的书写中刻意省略了冒号和引号，取消了人物之

间对话的引文标志，将叙述者的语言与人物的语言融合书

写，让叙述变得灵活而简洁。这样，不仅使阅读变得流畅，

而且使人物对话变得犹如心理活动，让读者得以更深入地透

视人物的内心世界。

“外曾祖父皱紧眉头，阴沉的脸色就像梧桐树身上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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褐的老树皮，说，你去哪里了？祖母远远站在桂花树的树荫

里，不冷不热地看着外曾祖父不出声，那平静中透出的隔膜

和坚决比她母亲更直白果断。外曾祖父被激怒了，他声色俱

厉地训斥着祖母，仿佛是在教训一个砸坏了神像的孩子，

说，和你说了多少遍了，没事给我老老实实待在家里，你看

看你，哪有一点大户人家小姐的样子？你不怕人笑话我还要

这张老脸呢！我们杜家的脸面，迟早要让你们母女给丢光。

外曾祖父越说越激动，愤愤不平地转向一旁的秦巧夫妇，

说，你们给我好好看牢她，她要是还不安分就给我带个信

来，你看我怎么收拾她！”

《翡翠旗袍》通篇都采用了这种对话描述方式，这种语用

手段的使用使小说达到了一种流畅而耐人寻味的审美效果。

意象群的隐喻功能

在《翡翠旗袍》中，出现了旗袍、桂花树与梧桐树、

镜子的碎片等意象。它们都和祖母的命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

系，是祖母感情经历和人生道路的见证物，也是推动小说情

节发展的重要线索。

如文中多次出现的翡翠旗袍不仅是单纯的叙述对象，而

且是有关人物命运的一种见证、象征和隐喻：

“祖母一生酷爱旗袍，……它勾勒出的身体曲线百转千

回中又是那么凹凸分明的不屈不挠！”

“祖母喜欢旗袍并不是它能满足一个富家小姐鹤立鸡群

的虚荣心和优越感，而是它的改良变革对那个时代产生的冲

击，她冲破了加附在女性身上的樊篱，对女性的身心和个性

都是一种解放。”

小说中，旗袍不仅是祖母钟爱的服装，而且也是祖母性格

的象征。祖母的美丽端庄、祖母对自由的追求和在人生的苦难

面前的坚韧不屈，正如这旗袍一样，让人爱慕、赞叹、欣赏。

桂花树和梧桐树则隐喻着祖母与林秋生的感情，他们青梅

竹马两情相悦却又无法终身厮守，只能带着遗憾守望一生：

“两株桂花树已经开花，茂密的树叶间爆出一串串细碎

的桂花，金黄的碎花吐露出深藏了一年的心事，祖母大口大

口呼吸着这浓郁的幽香，浑身的毛孔都在这香气的刺激下扩

张放大，如同经历了新陈代谢一样酣畅淋漓。”

“祖母和林秋生无语对视着，……就好像祖宅那两棵桂花

树和梧桐树，在沉默中互相仰望，互相守候了一生一世。”

“袍身上用丝线绣着一株苍劲挺拔的梧桐树，裙摆上，是

一株暗香偷渡的桂花树。两棵树伸展着手臂，相互守护，相互

凝望，至死，也没有离弃，至死，也没有能拥抱在一起……”

“镜子的碎片”也在小说中多次出现：“在祖母的掌心

中赫然握着一小块镜子的碎片。正午的阳光在镜子碎片的边

沿反射出一道寒光。”这块祖母打算用来为林秋生复仇的凶

器，后来成为两人定情的信物，“被林秋生当宝贝一样珍藏

着”，并成为林秋生最终留给母亲的一份珍贵回忆：“临终

前，他托人给祖母带来一个朱红色的锦盒，四四方方的一小

个，像我们今天用来装戒指的，朱红的缎面上绣着龙凤呈祥

的图案。祖母打开锦盒，里面装着的是一块镜子的碎片，碎

片上穿着一条细红绳。”“镜子的碎片”同时还从另一个角

度对祖母的性格进行了补充诠释，小说中写道，外曾祖母认

为祖母“就像那面完整光滑的镜子，一旦摔碎后，尽是尖锐

而锋利的棱角”。

旗袍，桂花树与梧桐树，镜子的碎片这些意象组合在一

起，最大程度地丰满了祖母这一人物形象。

综上所述，《翡翠旗袍》较好地体现了新历史小说在叙

事视角、叙事方式等方面的特色，并在语言风格上进行了大

胆尝试，可算是一部有特色的新历史小说。当然，小说也存

在着一些瑕疵：

一是讲述故事中非叙事话语的介入：

如小说中赞美旗袍：“从来没有一种衣服可以如此生

动地体现一个民族的性格和气节”，评价外曾祖母：“她有

博爱之心，又有小资产阶级苟且偷生的懦弱”。颂扬祖母：

“这自由悠闲的生活养成祖母单纯随和的性格，也铸就了她

独立而刚毅的个性，然而在那个等级分明的年代，她的叛

逆，她的坚韧，使得她和那个墨守成规的年代是那么水火不

容。”感叹命运：“老天爷并不都是公正的，有时候，他更

像一个刻薄恶毒的后妈。”

要知道，优秀的作家通常只是客观冷静、不动声色地讲

述故事，并不对人物或事件发表议论和评价。《翡翠旗袍》

在叙事中那些带有情感倾向的非叙事话语的过多介入，反而

会干预叙事，影响读者对文本的解读。这是应当避免的。

二是对名家作品的仿写：

《翡翠旗袍》中对旗袍的唯美描写和与将之与现代旗袍

作比较的写法，从语言到风格上都与叶广苓的小说《梦也何

曾到谢桥》极为相似。

将旗袍中作为重要道具出现在小说结尾，强化这一意

象在整部小说中的作用，《翡翠旗袍》也与《梦也何曾到谢

桥》异曲同工。

模仿也是创造的一种形式，这种对名家作品的模仿是作

者善读的结果，但如能在模仿中有所突破，则能别具特色，

独享风流。

三是地域文化特色的缺失：

地域文化对作家创作风格的形成有很大影响，而在新

历史小说作家的创作中，对地域文化的表现也具有鲜明的特

色。地域实际上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作家创作时的聚散之

地；一是作品所表现的文化地域。[3]

而在《翡翠旗袍》中，虽然写到了祖母出生在黔北的一

个小城里，但并没有对这片土地进行更多的描写，比如当地

的民风民俗、风土人情等。作者在虚化了对时间的叙述的同

时，似乎也淡化了对空间的描述，使这个故事的真实感和人

文性相对削弱，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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